
海角七號劇情簡介 

 
每個人心中都有一封寄不出的情書， 
不管是寄到天涯，還是... 
 
跨越六十年的七封情書  追尋一輩子的音樂夢想   
 
六十多年前，台灣光復，日本人撤離。一名日籍男老師隻身搭上了離開台灣的船隻，也

離開了他在台灣的戀人：友子。無法當面說出對友子的感情，因此，他把懷念與愛戀化成字

句，寫在一張張的信紙上。 
 
六十多年後，台灣的樣貌早已完全改變，各個角落的人為生活而努力，幾個活在不同角

落的小人物各自懷抱音樂夢想：失意樂團主唱阿嘉、只會彈月琴的老郵差茂伯、在修車行當

黑手的水蛙、唱詩班鋼琴伴奏大大、小米酒製造商馬拉桑、以及交通警察勞馬父子，這幾個

不相干的人，竟然要為了度假中心演唱會而組成樂團，並在三天後表演，這點讓日本來的活

動公關友子大為不爽，對這份工作失望透頂，每天頂著臭臉的友子也讓待過樂團的阿嘉更加

不高興，整個樂團還沒開始練習就已經分崩離析……。 
 
老郵差茂伯摔斷了腿，於是將送信大任交阿嘉手上，不過阿嘉每天除了把信堆在自己房



裡外，什麼都沒做，他在郵件堆中找到了一個來自日本，寫著日據時代舊址「恆春郡海角七

號番地」的郵包，他好奇打開郵包，發現裡面的信件都是日文寫的，根本看不懂，因此不以

為意的他，又將郵包丟到床底下，假裝什麼事都沒發生。 
 
演出的日期慢慢接近，這群小人物發現，這可能是他們這輩子唯一可以上台實現他們音

樂夢想的時刻，每個人開始著手練習，問題是阿嘉跟友子之間的火藥味似乎越來越重，也連

帶影響樂團的進度。終於，在一場鎮上的婚宴，大家借著酒後吐真言，原來阿嘉跟友子兩人

都是孤獨的異鄉人，解開心結的兩人發現了怒氣下所隱藏的情愫，於是發展出了一夜情。 
 
在阿嘉的房裡，友子看到了日本來的郵包，發現那居然是來自六十年前七封未及寄出的

情書，她要阿嘉務必要把郵包送到主人手上，然而，日本歌手要來了、郵包上的地址早就不

存在、第二首表演樂曲根本還沒著落、而貝斯手茂伯依然不會彈貝斯……。 
 
而友子，在演唱會結束後，也要隨著歌手返回日本，開始新的生活。 
 
阿嘉終於決定打起精神，重整樂團，他們的音樂夢是否能夠實現？沉睡了六十年的情書

是否會安然送到信件的主人「友子」手中？而阿嘉跟友子的戀情，是否能夠繼續發展下

去？…… 
 
人只能活一回，夢想卻有無數個，唯有放手一搏，才能知道機會屬不屬於自己……。 
 
演員部落  
范逸臣（飾演 阿嘉） 
田中千繪（飾演 友子） 
林曉培（飾演 明珠） 
夾子小應（飾演 水蛙） 
馬念先（飾演 馬拉桑） 
麥子（飾演 大大） 
張沁妍（飾演 美玲） 
中孝介（飾演 教師／歌手） 
梁文音（飾演 小島友子） 
三胞胎（飾演 三胞胎） 
蔭山征彥 Tamio（情書旁白） 
 



兩段相隔數十年的愛情故事，卻產生相互影響的結果。若說愛情是「海角七號」的主述，

也許很多人會讚同，但是更為震撼人心的或許是兩段愛情中所敘述關於勇氣的意涵，當然別

忘了還有築夢的心情。 
 

    故事還是從海角七號說起吧！海角七號是一個日

據時代位於恆春的地址，相隔了六十年，這個地址竟然

再次出現在一個來自日本的郵包，而裡面則裝了幾封未

曾寄出的情書。時間回到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戰敗，原

本待在台灣的日人遭到遣返。其中有位日本老師帶著一

個少女的心上了船，這信便是訴說著關於大時代的無

奈、關於愛情的磨難、關於思念的悲苦。寫信的日本老

師或許希冀這信可以讓少女在面對愛情的愁苦時，多了

點理解與安慰，卻沒想到時代顛沛的無情造成了這包裹

延遲了六十年才到達台灣。 
 

電影中每每透過第一人稱的旁白口述著這幾封信

的內容，偶而夾雜的畫面更讓人在想像之餘，增添了別

離的愁苦。劇末那位站立在港口前，拎著皮箱盛裝打扮

的少女（友子），帶著無畏與堅毅的心，渴望著愛情的

歸宿，那畫面讓人不忍也讓人動容。相對於此，船上困

頓地坐著、抑或者踉蹌地趴在船邊的日本老師，愁苦地面對那份堅毅，那心裡的磨難同樣讓

人不捨。對於一個戰敗國家的子民，其原所擁有的貴族驕傲竟反而成了民族的枷鎖，時代無

情的變化抽走了這段愛情的唯一可能。跨國戀情

本就不易，師生戀情更難得到認同，兩人原本的

等待或許以為學生畢業後，師生角色的淡化以及

老師所擁有的貴族地位得以稍稍減去眾人的質

疑。果真如此，這段愛情便有了結果的可能。不

料，戰敗國的恥辱帶走了日本的尊貴，也打亂了

這段愛情原所預期的發展。分離彷彿成為一個最

為妥善的選擇，放棄共同享有愛情的機會，在那

時代陰影下成了不得不然的悲壯。 
 

信中的開頭提及「我愛妳，卻必須拋棄妳」、而後則是「我不是拋棄妳，我是捨不得妳」，

直到末段書寫著「我會假裝你忘了我」，在在呈現著這位日本老師心裡的複雜與紛亂。其渴望

被學生看見內心的思慮，期待被瞭解在他的心中並非捨棄愛情，而是想要去守護一個其所深

愛的少女。或許其原本打算單純地離開，但愛情中的誤解其實讓人難捱，這信傳達著一份讓

人心痛的深情。 
 
    師生情誼中，教師的角色本就承擔著較大的照顧成分，而在現實的環節裡，戰敗的日本

所必須面對的困苦不難想像。愛情與現實的衝突裡，老師選擇了現實，這選擇其實需要莫大



的勇氣。「我愛妳，卻必須拋棄妳」，因為這愛

含括守護、含括照顧，倘若帶著友子一同返回

日本，其所面對的困境以及友子舉目無親的狀

態，在在凸顯著傷害與守護相互衝突的景況。

果真如此，這愛確實必須放下。因為這愛、這

放下，實在是源於捨不得。只是這放下的苦，

著實不易，因為背負著背叛的愛情的原罪，又

得承擔失去後的傷悲。思念一幕幕、苦汁一杯

杯，霧的迷濛、海的恍惚讓現實退卻，重拾愛

情的心卻招來更大的苦楚。這愛讓人悲憐、讓人感懷，更沒想到的是這愛，喚醒了另一份愛

情的可能。 
 
    故事發展的轉折來自於這信在當時並沒有寄出，時光荏苒，日本老師去世後，其孫女在

整理遺物時發現了這未寄之信。拆開閱讀之後，訝然於這愛情的濃烈，而選擇將這故事的句

點寄回愛情的發生之地「海角七號」。只是六十年的變遷，地址早已更改，原本需得退回的命

運，卻在一個臨時郵差的好奇下，有了截然不同的結尾，更開啟了另一段故事。 
 
    劇中的臨時郵差阿嘉，其實是位在都市失意，最末選擇

返回故鄉恆春的年輕男子。電影一開場其砸碎吉他的畫面，

讓人強烈地感受到關於生命挫折的悲憤。而後，對照著返回

恆春久臥床鋪的慵懶。電影中深刻地刻畫出阿嘉高傲的自尊

卻在生活的失意裡搖搖欲墜，末了甚至選擇封閉了內心。觀

看的過程或許因為自己本身也在恆春長大，所以對於阿嘉角

色中的失意有著極大的感觸。 
 

城市的發展吸引了許許多多鄉村的青年離家，可是過程中又豈能事事順心。挫折與失意

往往拉扯出遊子返鄉的想望，問題卻是歸鄉路迢迢。歸鄉彷彿意謂著失敗、意謂著落魄、意

謂著人生的莫可奈何，這是鄉村遊子的悲哀。可曾想過，待在鄉村的父母，嘴裡不斷地炫耀

著子女在外地的成就。其實有一部份是為了掩飾或者為了平復，其心裡對於子女相依在旁的

渴望。然而，如果子女真的回到故鄉、回到父母身邊，其卻反而無法享受天倫，只因返鄉被

視為挑戰城市失敗的奇恥大辱。 
 
    這是鄉村父母的兩難，這也是鄉村遊子的宿命。劇中當代表會主席在憤怒中提及，他渴

望將恆春放火燒掉，然後讓所有的在地年輕人回來重建。這話語聽來聳動，然而卻也道出了

鄉村在面對大城市吞噬卻無力反擊的悲哀。也因為這樣的情境，返鄉彷彿便被蓋上了失敗的

印記。阿嘉如此，吉他手勞馬又何嘗不是。於是乎，阿嘉在面對了曾經挫折所造就的傷痛，

卻選擇不去面對，因為少掉了看見自己的勇氣、也失去了承擔的力量。 
 
    帶著這樣的心境，阿嘉接下了臨時郵差的工作。然而，一方面源於生命熱情的幻滅，一

方面則因工作與專長的落差使得其在工作上顯得意興闌珊。很多的信沒送不說，甚至還擅自



拆開了原該退還的包裹。只是這拆開的動作，讓原本不可能相交的兩段愛情故事，碰撞出讓

人感動的火花。觀看電影的過程中，總是想像著失意的阿嘉，在觀看落寞的日本老師所書寫

的文字是什麼樣的心情。或許帶著點好奇與愧疚、懷著些同情與理解、甚至還夾帶著置身事

外的漠然。但故事繼續發展，卻有了不同的變化。 
 

    劇情的轉折來自於一場突如其來的表演機會，

代表會主席希望能由在地人組成樂團承擔這項演

出。而阿嘉就這樣在背負著眾人的期待下，再次重

新回到其曾遭逢挫折的音樂範疇，也因此有了認識

友子的機會。友子是個失意的日本模特兒，卻因中

文尚稱流利而被要求擔任口譯與溝通的角色。其被

公司賦予瞭解與關切樂團質素的身份，卻屢屢在挫

折中感到失意與悲苦。尤其是愛上阿嘉之後，面對

阿嘉的退卻更感失落。 
 
    就在一次酒醉的溫存之後，友子發現了日本老師的信件，其不斷提醒著阿嘉需得將信送

至當年那位中學畢業的女生手中。這信讓阿嘉與友子得以延伸彼此的共通性，信中關於愛情

的渴望更是在兩人的心中掀起漣漪。感受到友子的愛情，領略到信中愛情的付出，阿嘉漸漸

地找著了面對自己的勇氣，也透過對於歌詠那段愛

情的過程，找回了自己原本不敢碰觸的承擔。當阿

嘉對著友子說出，其相信自己是夠好的，那氛圍足

以讓人熱淚盈眶。愛情喚醒了自覺，找回了存在的

勇氣，賦予了承諾的力量。而更讓人反覆回味的是，

這愛情橫跨了六十年，六十年前的愛情故事喚醒了

六十年後兩位失意與退卻的年輕人願意忠於自己，

面對愛情。 
 
    當然，改變阿嘉的絕不僅止於此，尚有樂團成員們對於音樂的熱衷與築夢的嚮往。難得

的表現機會，他們選擇盡情展露自己，尤其是每每讓人驚豔的茂伯。其不放棄演出的機會，

從貝斯、鈴鼓最後終於是以其所專精的月琴在舞台上

展露鋒芒。那需得強韌的自我肯定做後盾，而這剛好

便是阿嘉所缺乏的。當整個樂團完成了原所賦予的兩

首歌的任務後，面對著觀眾此起彼落的「安可」聲，

唯有茂伯再度拿起月琴彈奏下去。相較於最後才拿起

麥克風的阿嘉，其實茂伯這位最年老的樂團成員，卻

是帶領這群成員往前衝的關鍵因子啊！ 
 

    除了茂伯之外，馬拉桑在面對挫折的堅毅、水蛙在愛情中的自我解嘲，以及勞馬謹守著

失去愛情後的思念，都是值得讓人反覆玩味的人性描述。當然，關於大大與明珠母女也是戲

劇裡的張力元素。年紀最輕卻最有自我主張的大大，反而映襯著成人在社會壓力下的卑微。



而明珠那充滿故事性的角色裡，彷彿透過其手上點燃的輕

煙，朦朦朧朧地鑽進觀看者的腦海。其像是隱約兜攏著故事

的外貌，實際一看卻又摸不著邊際。凡此種種皆訴說著電影

在人性書寫上的精彩與迷人。 
 
    更有甚者，那沁入戲劇中的文化因子，更是每每讓人笑

中帶淚。故事中，在悲愴裡點綴著笑的元素，又在歡樂的氛

圍中鋪排著落寞的深沈。很難忘懷酒宴後眾人看海的畫面，

滿滿地心事就這麼從螢幕上溢了出來。「海角七號」訴說著許

許多多關於

愛情、關於挫

折、關於自我

也關於人性

的故事，讓人驚嘆，更讓人著迷。一如戲劇中

所採用的意象：彩虹。其像是串連著跨越六十

年的愛情，也像是接繫著著觀者心靈與戲劇的

底韻。 
 
最末，借用戲劇裡中孝介對友子所說的那句話：「難道，妳不期待彩虹嗎？」。別遲疑，去看

「海角七號」吧！ 
 



【海角七號：淺談人物群像】 
 
    寫完了上一篇關於海角七號的心得，腦海裡卻仍不得閒，電影畫面不時佔據在心頭。尤

其是劇中鮮活的角色不斷地接替躍升而出，讓人反覆玩味。或許源於電影無法鉅細靡遺地交

代每個角色的故事，對照著他們所呈現出來的人物性格，反而給予更多的想像空間。每每想

起，總讓人感到興味盎然。於是乎索性嘗試繼續書寫，關於樂團的這幾個讓人難以忘懷的角

色。 
 
    先從德高望重的茂伯說起吧！一直覺得，茂伯是這齣劇的靈魂人物，不信的話可以統計

一下，整部電影的過程中，觀眾的笑聲有多少是靠茂伯掙來的。尤其是茂伯的語言，直接並

且帶著極高的渲染力。那每每以國罵開頭的句子，不得不讓人想起曾經遇過一位老人家，幾

乎每句話的開頭也都是那鮮明而帶著力量的國字。聊天的過程中，不知怎地其反而不好意思

起來，直言抱歉，說他沒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只是習慣。那爽朗的聲音至今令人難忘，末了

其還不忘自我解嘲說：「就好比孔子說話前面都加個『夫』，我也是加一個字，兩個的意思都

一樣啦！我孫子說那叫做發語詞啦！有學問吧！」。是啊！那一刻突然想問自己能否站在文化

的角度看待語言的藝術，而非鄙夷非主流的言說。回到茂伯身上，當友子氣沖沖地想要離開

飯店，其拿著帖子誠心地以日語邀請的過程，除了友子受到感動，觀眾不也隨之動容。試想

當我們將直接、不矯揉做作的言詞視為粗鄙，是否因為自己早已在語言的使用上設下了框架。 
 

    當然，除了語言之外，語言背後所具足的自我意象的

鮮明、自我認同的穩固以及忠於自我的勇氣，更是茂伯穩

居關鍵角色的原因。畢竟這些特質，剛好就是樂團中其他

人所欠缺的。電影一開始便提及茂伯已經八十幾歲還要送

信，到後來描述其不論如何都要站上舞台，整個過程其所

擁有捨我其誰的氣魄著實讓人欽佩。也許有人會覺得那樣

的自我表露會讓人覺得不夠謙虛，但仔細想想，在夢想的

舞台上，也許氣魄的位置更為重要。 
 
    曾經想像著，如果自己是茂伯，當知曉馬拉桑在貝斯

上的優異表現時，自己會如何自處；當最後不得不接受鈴鼓的樂器時，又會如何因應。也許

很多人會跟我一樣，在前者選擇退卻、在後者選擇憤怒，之後仍同樣地退卻。可是茂伯卻在

前者選擇了掙扎，在後者選擇了接受。沒有這過程，也就沒有一圓其上台彈奏月琴的夢想。

沒有這過程，大家便沒有機會聽見「男孩看見野玫瑰」了，不是嗎？ 
 
    印象極其鮮明的是，第二首歌一開始，當大家分別拿起迥異於第一首歌的樂器時，阿嘉

訝然地呆立在舞台上。此時，就看著茂伯背著月琴，拿著一個手搖樂器交給阿嘉。那畫面，

讓人莞爾，卻也讓人敬佩其終究在舞台上拿到了主導權。所以囉！想告訴自己，關於夢想，

除了充實自身的能力，也許最重要的是還得擁有捨我其誰的氣魄。找不著，學學茂伯吧！或

者可以先從「我國寶內！」練習起吧！ 



 
    接著談談一出場便火星亂迸的勞馬，其與阿嘉同樣是個

失意的歸鄉人。身體的傷痛、工作的失意或許都比不上太太

的出走，只是男性的角色、警察的外衣讓其不得不去掩飾心

中早已滿溢的悲痛，取而代之的竟是憤怒。酒宴裡那不斷陳

述自己愛人的驕傲，卻透著心碎的底蘊。這麼不斷地重複

著，讓人心酸，讓人不忍。還好，酒宴結束後，勞馬在大大

單純而真摯的善意裡卸下了所有的心防。哭吧！這痛，忍太

長了；這淚，憋太久了。 
 
    悲憤交集的情感訴說著勞馬的心境，然而當友子將關於愛情的祝福交與勞馬，其卻拿思

念的意涵來回應，那份自覺更讓人不捨。那像是透露著，其欲重新回到愛情的懷抱、重新與

妻子相聚皆已遙不可及。所以與其帶著不可能的奢求過日子，不如甘於思念，思念曾有的日

子、思念曾有的甜蜜。只是觀看的過程中，在不捨之餘，會擔心那份自覺裡會不會還躲藏著

自我貶抑的悲觀。亦即將所有的不可能都歸諸於自己的不夠好、甚至自己的失意。想想，早

已受傷的心，若加上對自己的負向解讀，甚至在自我懷疑裡壓抑了自我的意象，那何止是不

忍呢？ 
 
    所以，當聽見茂伯對著他說：「難道你不想唱歌嗎？」其實，是感到開心的。誠如前述，

茂伯擁有極佳的渲染力，關於築夢，也關於自我。是故，茂伯的提醒確實很有可能喚醒勞馬

躲藏在悲傷後潛抑的自我。而唱歌是個機會，去連結曾有的自信、去連結曾有的自我認同。

君不見徵選會上其對阿嘉所說：「唱歌是件快樂的事。」，所以透過唱歌找回其失落的自己，

或者失落的快樂，也許再適合也不過。 
 
    演唱會中，看見勞馬拿起麥克風唱歌時，無暇顧及阿嘉的驚訝，心中湧起一股淡淡的甜

味，彷彿看見人性的再生。更有甚者，當其從父親手上接過口琴，那一剎那勞馬像是與彈奏

月琴的茂伯站在同樣的位置，放開了外在的牽制，回到自身的精彩，那旋律豈會不美，那身

影讓人難忘。 
 

    鼓手呢？講到鼓手，那「水蛙愛情論」真是精彩得讓

人讚嘆不已。但是，精彩的背後卻躲藏著不得不然地自我

解嘲。渴望愛情的水蛙，面對現實的無情，卻選擇隱藏落

寞，改以嘻笑的方式應對。面對愛情困境如此，面對出家

人化緣如此，甚至面對工作也同樣如此。也許他該被鼓勵

的，畢竟在愛情的角色上，他比起阿嘉更願意去面對自己。

只是，卻也不忍，不忍他的質樸卻陷在愛情中動彈不得。 
 
    在樂團中，水蛙像是眾人的出氣筒，連年紀幼小的大

大也都未必給他好臉色看。所以就更不用說那動人心魄的代表會主席的自我介紹：「興趣殺

人、放火。」其對象當然還是水蛙。其不同於勞馬與阿嘉所具有的「城市失意症候群」，反而



擁有鄉村生活中所養成的自得其樂。而這角色恰巧可以緩和樂團在倉促組合中的摩擦，除此

之外，其意見上的靜默也不至於拉高樂團成員對峙的態勢。所以囉！水蛙不重要嗎？不，當

然重要囉！ 
 
    該換大大了。以十歲的稚齡卻硬是能在樂團中軋上一角，

這能耐可不是說說算了。其搞笑的能力雖然比不上茂伯，但竟

能在嚴肅的唱詩班場合帶來詼諧的氛圍，這也算一絕了吧！更

何況她的能力可是樂團中第一個受到代表會主席肯定的呢！

對於大大的印象，最為鮮明的大概就是那雙手一攤的動作，帶

著點你奈我何的俏皮，也帶著點不然你要怎樣的挑釁。早熟的

面孔，以及處事態度讓人訝然。甭說別的，就光那一幕讓勞馬

大聲痛哭的舉動，便讓人感到吃驚不已。只是早熟背後的故

事，往往同樣讓人不捨。而當理解到明珠是大大的母親時，突

然懂了這不得不然的早熟。 
 
    在前一篇文章曾提及，自己以為電影中故事性最強的角色其實是明珠，這會兒換個方式

來說，也許他們母女背後的故事不會比明珠的阿嬤遜色呢！以明珠來說，其出場便讓人注目，

躲在顧客廁所抽煙的房務，卻在被發現後沒有絲毫的退讓。那份強悍，讓人好奇什麼樣的生

命歷程讓其需要強悍，其要捍衛的是什麼，是自己、是大大、還是受傷的心靈？總覺得明珠

背後的痛，該不亞於阿嘉或勞馬，但其表現出來的堅強卻不比他們差。只是當酒宴後，勞馬

有機會在大大的善良下，卸除扛得很累的心裡防衛，那麼明珠呢？ 
 

    發現水蛙困境的是明珠，那過程看見明珠的纖

細，只是纖細的心卻往往容易受傷。其回應友子那

句日本人哪懂愛情，是說阿嬤的傷？還是自己的

傷？懂日語的她究竟帶著什麼樣的傷回到故鄉。看

見友子訴說著海角七號的故事，那顫抖的雙手，極

力壓抑情緒，讓人動容。明珠是信件得以送達的關

鍵，可是眾人以為深情的信件，卻恰恰與其不相信

愛情的信念相抵觸。故事裡，這苦與痛，才剛要發

酵。明珠並未詳述與阿嬤間的衝突，卻不得不讓人

聯想著其是否選擇與阿嬤年輕時同樣的決定。如果那同樣對於愛情的決絕成了彼此齟齬的導

火線，更讓人感到心痛。 
 
    曾有的傷，讓明珠在與人互動時呈現出一種冷，說是防衛也好、說是漠然也罷！這冷其

實道出了大大的早熟，觀看的過程中原本憂心著這冷，是否因為曾有的傷痛帶走了生命的熱

情與感動。然而，在看見友子與其談論信件的點滴時，那震顫不也透露著生命中的在乎。或

許痛，但至少明珠還在乎，還在乎人、在乎情。更有甚者，酒宴後看著明珠摟著大大唱歌，

那情的流轉著實讓人欣慰。或許母親的角色得以喚回其內心深處的細膩與深情，至少大大的

存在不至於讓她失卻了愛人的能力。 



 
    對照著明珠的冷，馬拉桑的熱也同樣驚人。仔細想想，

這位樂團最後到位的人，其實是讓人佩服的。銷售員本就

十分辛苦，劇中的他更是努力在飯店中推銷著小米酒。對

照於進出飯店的消費者，馬拉桑很努力地扮演著其所該扮

演的角色。或許卑微卻不至於自辱，甚至在那過程可以看

見其對於推銷角色的投入與熱誠。不放過任何的機會，不

輕言放棄，這些特質都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即便如此，其卻仍遭代表會主席直言不諱地指

責，指責其不該為了推銷而放低身份請託，重要的是自己的努力。馬拉桑並未因為這樣的指

責而憤怒，相對的，其更努力地去證明自己的能耐。無怪乎，末了可以感動代表會主席。這

是他的特質，也該算是成功的特質。不過更讓人玩味的、或者更讓人折服的，其實是其深諳

自己的位置而不逾越。 
 
    怎麼說呢？當其從茂伯手中拿起貝斯彈奏的過程，其實是讓人深深震撼的。許許多多的

疑惑冒上心頭，為何其沒有參加徵選會、其又是在什麼樣的處境學習音樂，相較於主角阿嘉

在音樂路上的挫折以及對於郵差工作的不滿，其實他是讓人好奇的。沒有選擇音樂作為謀生

的工具，其背後該有著另一番故事吧！更有甚者，當劇中角色盡情地展露自我，其卻願意為

了茂伯掩飾自己的才華。也許音樂對其來說，是閒暇的娛樂，但也不禁讓人好奇，在他的心

中是否也有關於音樂的夢想，而那是什麼樣的圖像。友子感受到其付出背後關於成功的渴望，

而給予關於財富的祝福，馬拉桑同意了，但這背後是否還有更深的想望。可惜的是酒宴後望

海的眾人裡少掉了馬拉桑，否則應該可以多一點線索吧！ 
 

      最後，當然還有一個人非得要談的代表會主席。這角色

了不起的地方在於一出場莽撞地推開友子之後，對其的負向觀

感理應步步進逼。但是，其卻能漸漸扭轉那樣的既定印象。他

做了什麼嗎？細細觀之，對於飯店經裡的粗暴、面對鎮長的權

力展示、徵選會中的不尊重…等等，這種種作為其實該是不斷

提升所謂的負向觀感，可是卻仍能在那過程得到諒解，這是弔

詭的地方，卻也是讓人玩味的地方。因為，除了這些，也該要

看見其對於恆春的在乎，以及同樣地願意去修正對於他人的觀

感，例如馬拉桑。不可否認地，他的直爽帶給人極大的壓迫性，

不然可以問問看飯店經理或者水蛙也可以。但是，直爽背後所

隱含的初衷，那份來自對於土地以及生長於該土地上的住民的

不捨與在乎，那是可以深深地感動人的。那一刻，強烈地感受

到沒有華麗的言詞，依賴著內心的真摯同樣可以撼動人心。 
 
    試想，如果少掉了代表會主席的強勢，這樂團哪有表演的空間，這成員哪有築夢的舞台。

更有甚者強，勢背後的溫柔也是其所擁有的強大力量。先是以理性的方式與阿嘉對談，那機



車旁兩人蹲站著的畫面堪稱經典。而在喜宴之後手牽著阿嘉的母親散步的畫面也訴說著內心

的柔情。強勢有之、理性有之、柔情有之，這特質兼具的狀況下，怎麼可能讓人討厭呢！ 
 
    寫到這，突然想起許許多多的故事都在喜宴之後發生，酒過三巡的真情流露自古皆然。

只是以酒卸心防，骨子裡不也訴說著日常生活的壓抑。自我的呈現如此困難，自我的認同如

此艱辛，這是存在必經的苦痛，還是蛻變前的代價。也許這答案得向「國寶」問問看，搞不

好其會有獨到的見地呢！ 
 
    「海角七號」中這些人物的活躍讓戲劇有了多樣化的質素，是喜、是悲、是無奈、是自

在。其實很感激他們，因為他們訴說著人性的精彩。即便同樣站在舞台上，夢想實踐時所展

露的光芒原來也可以七彩幻化。每個顏色背後的故事，不也反映著每個人存在的價值。那無

關乎好與壞，只是回到一份活著的恩寵，因為活著，夢想才有機會成為可能。 
 



【海角七號情書】 
 

ㄧ九四五年十二月二十五日 
友子，太陽已經完全沒入了海面 
我真的已經完全看不見台灣島了 
你還站在那裡等我嗎？ 
 
友子 
請原諒我這個懦弱的男人 
從來不敢承認我們兩人的相愛 
我甚至已經忘記 
我是如何迷上那個不照規定理髮 
而惹得我大發雷霆的女孩了 

 
友子 
你固執不講理、愛玩愛流行 
我卻如此受不住的迷戀你 
只是好不容易你畢業了 
我們卻戰敗了 
我是戰敗國的子民 
貴族的驕傲瞬間墮落為犯人的枷 
我只是個窮教師 
為何要揹負一個民族的罪 
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 
我只是個窮教師 
我愛你，卻必須放棄你 
 
第三天 
該怎麼克制自己不去想你 
你是南方艷陽下成長的學生 
我是從飄雪的北方渡洋過海的老師 
我們是這麼的不同 
為何卻會如此的相愛 
我懷念艷陽…我懷念熱風… 
我猶有記憶你被紅蟻惹毛的樣子 
我知道我不該嘲笑你 
但你踩著紅蟻的樣子真美 
像踩著一種奇幻的舞步 
憤怒、強烈又帶著輕挑的嬉笑… 



友子，我就是那時愛上你的… 
多希望這時有暴風 
把我淹沒在這台灣與日本間的海域 
這樣我就不必為了我的懦弱負責 
 
友子 
才幾天的航行 
海風所帶來的哭聲已讓我蒼老許多 

我不願離開甲板，也不願睡覺 
我心裡已經做好盤算 
一旦讓我著陸 
我將一輩子不願再看見大海 
海風啊，為何總是帶來哭聲呢？ 
愛人哭、嫁人哭、生孩子哭 
想著你未來可能的幸福我總是會哭 
只是我的淚水 
總是在湧出前就被海風吹乾 
湧不出淚水的哭泣，讓我更蒼老了 
可惡的風 
可惡的月光 
可惡的海 
 
十二月的海總是帶著憤怒 
我承受著恥辱和悔恨的臭味 
陪同不安靜地晃盪 
不明白我到底是歸鄉 
還是離鄉！ 
 
傍晚，已經進入了日本海 
白天我頭痛欲裂 
可恨的濃霧 
阻擋了我一整個白天的視線 
而現在的星光真美 
記得你才是中學一年級小女生時 
就膽敢以天狗食月的農村傳說 
來挑戰我月蝕的天文理論嗎？ 
再說一件不怕你挑戰的理論 
你知道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星光 
是自幾億光年遠的星球上 
所發射過來的嗎？ 



哇，幾億光年發射出來的光 
我們現在才看到 
幾億光年的台灣島和日本島 
又是什麼樣子呢？ 
山還是山，海還是海 
卻不見了人 
我想再多看幾眼星空 
在這什麼都善變的人世間裡 
我想看一下永恆 
遇見了要往台灣避冬的烏魚群 
我把對你的相思寄放在其中的一隻 
希望你的漁人父親可以捕獲 
友子，儘管他的氣味辛酸 
你也一定要嚐一口 
你會明白… 
我不是拋棄你，我是捨不得你 
我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反覆低喃 
我不是拋棄你，我是捨不得你 
 
天亮了，但又有何關係 
反正日光總是帶來濃霧 
黎明前的一段恍惚 
我見到了日後的你韶華已逝 
日後的我髮禿眼垂 
晨霧如飄雪，覆蓋了我額上的皺紋 
驕陽如烈焰，焚枯了你秀髮的烏黑 
你我心中最後一點餘熱完全凋零 
友子… 
請原諒我這身無用的軀體 
 
海上氣溫 16 度 
風速 12 節、水深 97 米 
已經看見了幾隻海鳥 
預計明天入夜前我們即將登陸 
友子… 
我把我在台灣的相簿都留給你 
就寄放在你母親那兒 
但我偷了其中一張 
是你在海邊玩水的那張 
照片裡的海沒風也沒雨 



照片裡的你，笑得就像在天堂 
不管你的未來將屬於誰 
誰都配不上你 
原本以為我能將美好回憶妥善打包 
到頭來卻發現我能攜走的只有虛無 
我真的很想妳！ 
啊，彩虹！ 
但願這彩虹的兩端 
足以跨過海洋，連結我和妳 
 
友子，我已經平安著陸 
七天的航行 
我終於踩上我戰後殘破的土地 
可是我卻開始思念海洋 
這海洋為何總是站在 
希望和滅絕的兩個極端 
這是我的最後一封信 
待會我就會把信寄出去 
這容不下愛情的海洋 
至少還容得下相思吧！ 
友子，我的相思你一定要收到 
這樣你才會原諒我一點點 
我想我會把你放在我心裡一輩子 
就算娶妻、生子 
在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上 
一定會浮現… 
你提著笨重的行李逃家 
在遣返的人潮中，你孤單地站著 
你戴著那頂… 
存了好久的錢才買來的白色針織帽 
是為了讓我能在人群中發現你吧！ 
我看見了…我看見了… 
你安靜不動地站著 
你像七月的烈日 
讓我不敢再多看你一眼 
你站得如此安靜 
我刻意冰涼的心，卻又頓時燃起 
我傷心，又不敢讓遺憾流露 
我心裡嘀咕，嘴巴卻一聲不吭 
我知道，思念這庸俗的字眼 



將如陽光下的黑影 
我逃他追…我追他逃… 
一輩子 
 
我會假裝你忘了我 
假裝你將你我的過往 
像候鳥一般從記憶中遷徙 
假裝你已走過寒冬迎接春天 
我會假裝… 
一直到自以為一切都是真的！ 
然後… 
祝你一生永遠幸福！ 
 
 


